
第 1章 
孟翠栩拿著蘋果，一身鳳冠霞帔坐在灑滿花生、棗子等吉祥果物的大紅喜床上，又餓又

累，不知道過了多久，總算傳來喧鬧聲。 
不像一般婚禮會講些早生貴子、琴瑟和鳴之類的吉祥話，格扇外只聽見人含糊說著「爺這

邊走」，連排行都刻意省略，中間還夾雜著幾聲雞叫—— 那隻公雞，就是她丈夫的替身
了，齊家當鋪的二爺，齊桁爾。 
齊家當鋪已有百年歷史，是東瑞國最大的當鋪，從南到北，總共九十餘家，為避免手足紛

爭，庶子成婚一年後搬出，從此變親戚，而嫡子則可以留到當了祖父才分家，但無論早分

晚分，本家只會留有一脈。 
齊家這一代共六個孩子，三兄弟分別是嫡長子齊桁宜，嫡次子齊桁爾，庶子齊桁山；姊妹

分別是已經出嫁的嫡出大小姐齊臻兒，以及皆由言姨娘所出，跟汪家有婚約的齊梅兒、十

二歲的齊娟兒。 
三個兒子中，齊桁宜娶妻柳氏，兒子襄哥兒才剛會爬，柳氏就又懷上了，連帶通房如月也

傳來好消息，大房正要興旺。 
庶子齊桁山目前十四歲，前兩年已經考上秀才，西席都說他記性極好，只要好好努力，二

十歲前考個功名不算難事。 
比起連帳本都作不好的齊桁宜以及除了讀書外其他都不感興趣的齊桁山，嫡次子齊桁爾從

小便顯得出類拔萃，他的個性果斷乾脆，交遊廣闊，遇事不驚不懼，例如小時候家族到江

南遊玩，齊桁爾曾經走失了幾日，後來是在個乞丐集結的破廟中找到的，雖然數日沒有梳

洗，人都瘦了一圈，不過這事並沒有影響到他，越是長大，越是讓齊老爺驕傲。 
三年前馨州水患，當地人窮得什麼都當，但這兩年風調雨順養回來，想贖東西了，卻沒想

到馨州十六間鋪子的總朝奉因為前年對帳被斥責，齊老爺找了個人替換，總朝奉心懷不

滿，趁著最後一天上工，故意挑了人口最多的梅花府當鋪，把庫房的東西亂置，這下子可

好，原本放在甲架丙位的釵子變成了燭台，就算有單子也找不到那釵子在哪裡，搜庫指認

也不管用，釵子上百支呢，萬一當的是劣質玉釵，卻指著上品玉釵說是，誰又能說不對。 
有單子，也未到期限，拿不出東西就是當鋪失信。 
知道消息後，齊桁爾連夜趕往馨州—— 原來早在前兩年，他就覺得信任是一回事，但當
家的可不能什麼都不知道，故在每間鋪子安排了人手，需把當天入庫的東西都繪成圖紙，

送回京城，舊的也得慢慢補上，這次便攜著梅花鋪的圖繪到馨州，有了畫冊，把東西歸位

就容易了，進而解除了一場信任危機。 
見過的人都說他最像齊老爺，齊老爺曾經在酒醉後說—— 這個家，還是得交給桁爾才
行。 
大房柳氏的娘家人聽說了自然跳腳，當初願意把女兒嫁給齊桁宜這跛子，圖的就是將來的

主母之位，有了齊家的幫襯，柳家的日子會很好過，沒想到齊老爺居然屬意次子接任，這

讓柳家怎麼吞得下這口氣。 
只是氣歸氣，鑰匙給誰，那是齊家的家務事，柳家無法插手，只能暗暗讓女兒勸齊桁宜上

進點。 
齊老爺雖然是醉話，但醉話不就是心底話嗎，一時間，京城商戶間的邀約不斷，都希望齊

太太上門賞繡、品茶，最好能看上自己的女兒，不但女兒將來不用愁，就連兄弟都不用愁

啦，齊家庫房那可是要多少有多少，搬個幾箱金子回娘家，誰能知道？ 
一整個春季的來往，齊太太最後定下孟家五小姐。 
孟家是米糧大盤，五小姐雖然是琴棋書畫養大的，卻也沒忘記商家女兒的本分，一手算盤

撥得可溜，帳本更是作得清楚明白，齊太太就是看中孟五小姐這本事，將來肯定能幫忙桁

爾，故選在中秋節這寓意團圓的好日子裡，齊家正式下聘，約定一年後成親。 



齊家喜氣洋洋的等著熱鬧一場，卻沒想到一場豪雨，江水暴漲，齊桁爾的船隻居然翻覆在

大江中，一行十人，只活了五個，齊桁爾連屍身都找不到，下人哆哆嗦嗦的說，看到二爺

撞到散開的船板，散出一片血花後沉入江中。 
齊太太接到消息，當場就暈過去。 
齊桁宜跟齊桁山兩人，一人只想靠父親庇蔭，一人只想在科舉中考個前程，早有默契家業

要給齊桁爾了，卻沒想到出了這變故，一時間全傻了。 
紛亂中，齊老爺發揮當家本事，撐起這個家，維持齊家的正常運作，只是下人都知道，老

爺的情緒很不好，得注意些。 
至於老太太，誰敢讓她知道，齊老爺已經下令，若是讓老太太知道了，不管是誰洩漏的，

一律半年不發月銀，誰這麼傻跟銀子過不去，就算是常跟老太太說笑的幾位嬤嬤，在老太

太面前也警醒著，半點口風都不漏。 
老太太年紀大了，人也糊塗了，只要跟她說「二爺去顯州了，昨天才來跟您辭行，您老貴

事太多，怕給忘了」，老太太馬上會「想起來」的確有這麼一回事，只要不說，總有辦法

糊弄過去。 
就這樣過了幾個月，大抵是過了年，加上柳氏生了個健壯的小男娃，家裡氣氛總算好些，

齊太太終於開始看帳本，開始打理家務，看到襄哥兒跟自己吐口水泡泡，也能打從內心笑

出來。 
心痛歸心痛，日子還是要過的。 
穀雨過後，孟太太上門，之前顧忌齊家剛剛喪子，不好馬上說起親事，但想想都過了半

年，再不提要等到什麼時候。 
成親，是兩家之好，齊桁爾雖然已死，孟家女兒還是得嫁，只不過從嫡五小姐變成來投靠

的旁支，孟翠栩。 
 
 
孟翠栩的父親叫做孟大光，跟現在當家的孟家大老爺孟大豐是堂兄弟。 
老一輩的孟太爺生了四個兒子，幾個老爺一直沒分家，所以孟大豐，孟大光，孟大翁幾個

雖是嫡庶有別的堂兄弟，但從小一起長大，後來孟大光隨庶出的父親一起前往雲州，這才

沒見面，只在年節時送送禮，就算心意了。 
孟大光一家搬到雲州後，剛開始過得還不錯，做點小生意，吃穿不愁，家裡七八個僕婦，

即使不是富貴人家，好歹粗活不用自己動手，卻沒想到孟大光的弟弟孟大財染上賭博，自

己的例銀賭不夠，偷鋪子裡的營收，被發現後又開始騙母親拿私房，越賭越大，甚至賣了

剛剛出生的女兒，然後賣了妻子。 
即便這樣，賭坊的人還是上門，房子沒了，鋪子沒了，孟太太活活被氣死，孟大光跟父親

因為還能勞動，被抓走抵債，就連孟大光躲在床底的孫姨娘都被找出來，幸好孟大光的娘

子方氏那天剛好帶女兒孟翠栩回娘家，逃過了一劫。 
雲州是不能住了，方氏記得聽丈夫說過在京城本家的生活，她很嚮往，聽說大宅子裡面好

幾個院落，院落還三進五進的，有天井，有穿堂，花園有假山，假山內有山洞，大得可以

在裡面玩捉迷藏，真有這種地方？ 
孟大光知道她愛聽，所以常常說，方氏記得很清楚，丈夫說過現在孟家米鋪的當家孟大豐

是他的嫡堂兄，十歲之前是一起長大的。 
她不能回娘家，唯一的路就是到京城投靠那個跟丈夫一起長大的堂大伯。 
於是，方氏帶著娘家弟弟給的一點銀子，帶著六歲多的女兒孟翠栩，開始往京城出發。 
一路上辛苦自然不用說，危險也有過好多次，孟翠栩又小，有時候見路邊乞兒可憐，還會

把吃食分一半出去，方氏說了幾次都不聽，只好隨她了，方氏只能多念佛，希望佛祖保佑

讓兩人一路平安。 



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一年多後終於抵達京城，卻沒想到京城的人那樣不好見，她足足

耗了一個多月，這才終於見到孟家的當家，孟大豐。 
孟大豐自然還記得孟大光跟孟大財，算起來是九弟跟十二弟，知道十二弟被打死，四堂叔

跟九弟被抓走，內心也很感嘆，馬上讓妻子安排地方讓方氏以及孟翠栩母女住下，還吩咐

下人要稱方氏為九奶奶、孟翠栩為堂小姐。 
孟太太收拾了客院的小跨院，有兩個廂房，母女正好一人一間，至於丫頭嬤嬤什麼的就不

給了，給住的給吃的已經挺好了，哪還給下人啊，就是來投靠的窮親戚，還真當自己是正

經客人哪。 
這一年多路途的苦難，加上孟家門房的刁難，方氏早已經不再是那個純樸的鄉下婦人，眼

見孟太太連水都要她燒，柴火還得自己去柴房拿，突然覺得嚥不下這口氣，也許是想氣孟

太太，也許是想過上有人伺候的日子，總之也不知怎麼的，方氏居然跟孟大豐搞上了，消

息傳出來時方氏已經顯懷。 
孟老太爺跟孟老太太簡直不知道該說什麼，孟太太更是又哭又鬧，說早就知道丈夫收留方

氏跟她女兒是不安好心。 
這件事實在是很不像話，孟老太爺跟孟老太太很想站在媳婦那邊，可是，大房現在只有六

個女兒，方氏的模樣看起來又是個好生養的，他們都希望大房能有個兒子，於是最後方氏

成了方姨娘，搬到前院去了，從此孟家沒有九奶奶，只有方姨娘。 
而孟翠栩成了一個尷尬的存在。 
才七歲，不會洗衣，不會起灶，給她個地方住已經不錯了，難不成還要派人服侍她？ 
孟老爺問心有愧，不敢再叫嫡妻安排這小女娃，孟太太都快被方姨娘氣死了，當然不可能

照顧她的女兒，後來是老太太看不下去，便派了金嬤嬤跟一個小丫頭春花過去。 
金嬤嬤是下堂妻，這輩子沒再嫁，無兒無女，生活裡突然多了個小姐，內心倒是歡喜大於

錯愕，小孩子多可愛啊，大大的眼睛，軟軟的臉頰，不疼都不行，於是打從心底扶持起

來，春花是剛剛買進府的小丫頭，一樣是七歲，農村女兒早當家，雖然小，洗衣抹地什麼

的都做得俐落，只是沒見過世面，什麼都得教。 
幾個月後，孟家熱鬧起來，每個人多拿一個月的月銀，連吃了三天肉，因為方姨娘給大房

生下第一個兒子。 
就是在那個時候，金嬤嬤開始教孟翠栩寫字。 
孟翠栩很驚訝，「嬤嬤您會寫字啊？」 
「會，嬤嬤會的東西可多了，以後慢慢教小姐。」 
等孟翠栩九歲時，她才知道，金嬤嬤不是什麼下堂婦，是宮裡出來的姑姑，因為不想再教

人規矩，這才說自己是下堂婦。 
她教孟翠栩下棋、讀書、畫畫，只是樂器這一項，怕聲音引來旁人，所以始終沒教她，金

嬤嬤還有一手絕讚的繡活，一塊布，兩面的圖案不同，一面是金龍，翻過來卻是鳳凰，孟

翠栩練了好久，只能練到一面白羊，一面白虎，要在中間換色線實在太難了，金嬤嬤摸著

她的頭笑說，慢慢來，一定能學會的。 
金嬤嬤也跟她說過很多宮裡的故事、宮中的忍耐與無奈，以及人生大道理。 
金嬤嬤在後宮四十年，什麼沒看過，她將看過的都傳授給孟翠栩了。 
於是孟翠栩慢慢懂了，方姨娘是不得已的，孟太太怠慢至此，連水都要她們自己燒，也許

沒多久就不會送飯來了，方姨娘得爭，她得成為孟老爺的女人，才能保住女兒的命，即便

孟太太不照顧，方姨娘也能照顧得起，看，她不就跟孟老太太求來了金嬤嬤了嗎？ 
金嬤嬤懇切教導，「小姐也得知道，不能再喊『母親』，得跟著喊『方姨娘』，否則讓人

聽去，對方姨娘不好，對您也不好。」 
主僕就在這小跨院度過一年又一年。 



孟大小姐成親了，二小姐成親了，三小姐四小姐都風光出嫁，五小姐也談了一門不錯的親

事，跟齊家當鋪的二兒子約定一年後的中秋過門。 
孟翠栩沒想過自己能有什麼好親事，她想，等自己二十歲就跟孟老爺說要回雲州尋親。 
尋親當然只是個藉口，方姨娘這幾年連生三子，孟老太爺孟老太太給的紅包是一次比一次

大，總加起來超過一千兩，方姨娘都偷偷給了她，她打算花一百兩在近郊買間一進屋子，

再花個五十兩打理起來，帶著金嬤嬤跟春花在那邊過活，餘下的錢買三間鋪子，從此靠著

租金，日子應該能好上許多。 
只是還沒等到那一天，十七歲時突然被說了婚事—— 代替孟家五小姐嫁給她那個已經沉
江的丈夫，齊桁爾。 
方姨娘知道消息後不顧一切地跑來跨院，摟著她哭到眼睛紅，但她已經給孟大豐端過茶，

也打下姨娘契，律法上來說，孟翠栩無父無母，堂伯父伯母作主婚事，有理有據，自己再

怎麼樣不甘心，都無法去跟孟大豐說個不字，只是胸口悶得厲害，越哭越難過。 
相對於泣不成聲的方姨娘，孟翠栩倒是想得很開，望門寡雖然艱難，但不會比她在孟家更

艱難，若真嫁入齊家，她丈夫不在，沒人爭產，只要安分守己，沒有人會為難她。 
金嬤嬤說，後宮最會過日子的不是皇后，也不是最受寵的妃子，而是一個不受寵的老嬪

妃，沒人為難沒人理，別人看她冷清，她覺得自己清幽，每天彈琴畫畫，日子過得好不快

活，同年齡的妃子們都已半頭白髮，她還是一頭烏絲，她出宮的時候那老嬪妃已經七十幾

歲，仍然身強體健。 
孟翠栩想，雖然沒能像自己計畫得那樣從小跨院出去，但也不要緊，她今年十七歲了，在

孟家寄人籬下十年，她都能不讓人抓到小辮子，那麼嫁入齊家又有何難，無論如何，她在

齊家都是名義上的二奶奶，而不像在孟家，是個存在的不存在。 
 
 
中秋這日，齊孟大喜，行禮如儀的進行。 
齊桁宜左手抱著啼叫不停的公雞，右手拿起喜秤挑起蓋頭，看到孟翠栩的瞬間，也不知道

該說什麼，露出尷尬神色。 
喜娘是個有經驗的，把孟翠栩扶起，笑著說：「該喝合巹酒了。」聰明的省略了稱呼。 
喜娘拿起酒壺往金盞注入美酒，齊桁宜與孟翠栩各拿一杯，穿著大紅喜服的雙手交纏，孟

翠栩是喝下了，齊桁宜卻在喜娘的幫忙下，把那杯酒灌進公雞的嘴巴。 
迎娶儀式到這裡算大功告成。 
齊桁宜把公雞放到她手上，「妳……好好休息吧。」 
孟翠栩低頭說：「是。」 
齊桁宜大步跨過門檻，走下台階，一下子人就不見了，喜娘連忙接過孟翠栩手上的公雞，

喊著，「來人，伺候二奶奶梳洗。」 
粗使丫頭很快提了熱水進來，往翠鳥屏風後的木桶注入，孟翠栩也在金嬤嬤及春花的幫忙

下，卸下鳳冠，脫了喜服，直到泡進熱水桶那一瞬間，她才覺得舒服了，雖然時節入秋不

出汗，但在花梨床上坐了一天也累。 
耳邊聽得喜娘邊說吉祥話邊收拾床鋪，心裡忍不住好笑，這齊家真是有病，齊桁爾都不在

了，床上還擺什麼花生棗子，那不是要兒子戴綠帽嘛。 
春花見她笑，緊張起來，「小姐若是心情不好，放聲大哭也不會有人說什麼的，千萬別強

迫自己笑，這樣對身體不好的。」 
孟翠栩噗嗤一聲笑了，「傻丫頭。」 
春花什麼都好，就是心思不太細膩，她們都主僕十年了，還不知道她是什麼樣的人嗎？ 
算了，她今天也累得很，以後再慢慢跟她說。 
秋日天涼，婆子進來添了兩次熱水，孟翠栩直到手指都有點泡皺了，這才起身抹乾穿衣。 



一個穿著赭色馬面裙的嬤嬤已經捧著東西站在八錦桌邊等著，見到她從翠鳥屏風後面出

來，立刻堆滿笑意，「老奴是在太太身邊服侍的人，太太說二奶奶累了一天了，喝點燕窩

睡得舒服些。」 
「多謝婆婆，請問嬤嬤怎麼稱呼？」 
「二奶奶客氣了，叫我趙婆子就行了。」 
「原來是趙嬤嬤，我初來乍到，很多事情還不懂，請嬤嬤多多提點。」 
趙嬤嬤聽這二奶奶語氣溫和又不擺架子，笑得眼睛都瞇了，「二奶奶趁熱喝，秋天補好

了，冬天就不怕冷。」 
喝完燕窩，趙嬤嬤又要服侍她漱口，孟翠栩不敢，趙嬤嬤笑著收拾東西退下。 
金嬤嬤直到這時候才端了白水與水盆上前，「小姐漱口後就睡了吧，明天還要早起奉

茶。」 
孟翠栩上了花梨床，「金嬤嬤也快去休息，我這裡有春花就行了，嬤嬤年紀大了，別太辛

苦。」 
金嬤嬤聽她這麼說，臉露笑意，「替小姐掖好被子就去睡。」 
孟翠栩躺好，金嬤嬤拉起百子繡被，在四個角落拍了拍，又吩咐春花好好值夜，這才往耳

房去了。 
孟翠栩聽得腳步聲，閉上的眼睛又睜開，就這樣成親了？ 
她不是沒想過成親，但孟太太是不可能給她說親的—— 她跟方姨娘早商量好，招贅。 
方姨娘給自己一大筆錢，她就招窮秀才過日子，她有錢，可以一直供秀才讀書，他若高中

能給自己爭誥命，自己就算押對寶，他若沒那本事也沒關係，只要好好對她，她也會舉案

齊眉的侍奉他。 
只是計畫趕不上變化，嫁給一個沉江之人……她真沒想過。 
但也不排斥就是了，至少嫁給死人很清靜。 
在孟家她看多了，多少太太奶奶面對丈夫花心的無奈，多少姨娘被主母整得死去活來，還

有金嬤嬤跟她說起後宮那些極度發狂的妃子，她想著都怕。 
方姨娘雖然怨恨孟太太不給她說親，逼得她得招贅，但其實她自己內心是很感謝的，她身

分尷尬，真要說親也說不上好人家，與其讓孟太太把她胡亂嫁出去，不如像現在這樣，嫁

給一個死人，往後的歲月她就當自己在宮裡就好了，金嬤嬤說了，後宮很多女人終其一生

沒見過皇上的面，還不是照樣過日子，人家可以，她也可以，何況她待的是商家，不是後

宮。 
一樣是沒丈夫，在商家可比在後宮好多了，至少她敢肯定沒人會害她，就當提前養老吧，

也許等到三四十歲，當家的人會願意把她這一房分出去，時間雖晚，那也是海闊天空。 
 
 
新婦奉茶，怡然園坐滿了齊家大大小小。 
齊老爺與齊太太居中而坐，陳姨娘跟言姨娘伺候。 
東首是齊桁宜，旁邊正妻柳氏，抱著小少爺襄哥兒的奶娘，後面是如月、如竹、如菊三個

通房。 
西首是齊桁山，旁邊坐著十五歲的齊梅兒，十二歲的齊娟兒。 
齊老爺夫婦臉上露出既感傷又安慰的表情—— 桁爾總算不再是一個人了，他以後有妻子
了。 
由於沒有爹娘給兒子抄經的規矩，所以齊桁爾過世快一年，始終沒能享有平安經，這下娶

了媳婦，就能讓媳婦給他抄經迴向，等福氣夠了，自然能再世為人。 
今日的新婦奉茶並不是什麼真正的喜事，雕梁畫棟的大廳上沒人有心情交談，卻沒想到齊

梅兒突然發聲，「陳姨娘為何如此高興？」 



眾人目光轉向站在齊太太後面的陳姨娘，齊梅兒問得突然，陳姨娘來不及收斂表情，笑意

盡入眾人眼底。 
齊太太臉色一沉，「笑什麼，說！」 
陳姨娘訕訕的回話，「奴婢沒用，想到今晚的中秋家宴，有河鮮，有八寶香飯，就連姨娘

也能開上一桌，這便笑了出來。」她是很聰明的，把自己說得蠢鈍點，太太就不會生氣。 
果然，齊太太臉色好了一些。 
柳氏一看不好，婆婆怎麼這麼容易消氣呢，現在二弟死了，家產照說要給她丈夫接手，偏

偏丈夫腦子真的不好，這都學了八九年了，還是不會作帳本，薛管事告訴她—— 「老爺
考慮著要讓三爺放棄讀書，來繼承當鋪呢」。 
她聽了都要氣死了，那怎麼行，桁山只是個庶子，憑什麼掌家，齊家百年不都是傳給嫡子

嗎，就算她的丈夫不會作帳本又怎麼樣，可以請帳房先生作啊，不然每年花銀子請帳房作

啥。 
齊桁山的生母陳姨娘在不該笑的時候笑出來，她得推上一把，讓公公看看陳姨娘的樣子，

最好討厭陳姨娘，連帶討厭她生的兒子。 
於是柳氏道：「今天可是二奶奶敬茶的日子，陳姨娘居然還笑得出來，可見對二爺沒一點

尊敬，對二奶奶沒一點謙卑，我就不懂了，到底是仗了誰的勢？」 
齊桁山皺眉，「大嫂，陳姨娘只是貪吃，沒不尊敬二哥。」 
柳氏這女人太討厭了，大哥成親前三兄弟感情很好，大哥二哥從來不嫌他是姨娘所出，能

玩一塊玩，有棍子大家挨，但大哥娶了柳氏後，就慢慢變了一個人，二哥早說過只會幫

他，不會搶他，但大哥卻總是有意無意就說「就算將來我當爺爺了，二弟也千萬別把我分

出去」這種話，實在刺耳。 
現在見柳氏明諷自己的親娘，他哪還忍得住，直接便頂回去。 
柳氏卻是笑著說：「三弟對陳姨娘可真好，自己的母親不好受，不安慰幾聲，卻只顧著陳

姨娘，雖然說懷胎十月辛苦，但三弟真正的母親可是坐在那裡的婆婆啊，應該跟婆婆一

心，才不枉費婆婆的養育之恩才是，怎麼反過來了？西席都說三弟讀書好，若是遇見，我

倒要問問，不顧母親，只顧姨娘，是哪門子孝道。」 
陳姨娘一聽竟扯到兒子不孝順上頭了，哪還能忍住，她再沒見識也知道讀書人一旦被說不

孝，就算能考上前程，也會被打回白身，立刻跪下伏地，磕起頭來，「太太，都是奴婢不

好，不關三爺的事情，奴婢絕對沒有不尊敬二爺，太太明鑑，別誤會三爺。」 
額頭磕在青磚地上咚咚作響，齊桁山馬上向前把她拉起來，「今天是二嫂敬茶的日子，陳

姨娘還是後頭站著吧。」 
齊太太臉色本就不好看，這下更是面如鍋底，果然，姨娘生的兒子養不熟，她對桁山也挺

好了，沒打他沒罵他，桁宜十歲搬到福輝院，桁爾十歲搬到霞蔚院，桁山十歲也一樣給他

準備了枕流院。庶子婚後分家，因此雖然沒給太大，但一個人住一進的院子已經挺好了。 
而且為了他要唸書，還請來名儒張賢之，張大儒帶著一家老小住進來，也要一個大院子，

丫鬟婆子都得給，三餐不能怠慢，每年還得奉上一百二十兩。 
這些都是開銷，她二話沒說就准了，但看看，陳姨娘還是覺得自己是母親，桁山也只顧著

陳姨娘。 
一片混亂中，齊老爺怒拍雕花扶手，「都給我住嘴！」 
正好，這時外頭傳來趙嬤嬤的聲音，「二奶奶來了。」 
怡然園中眾人順勢安靜下來。 
孟翠栩一身杏黃色的秋服，立頸，挺腰，踩著彩香鞋跨過門檻，齊老爺夫婦知道孟翠栩只

是旁支，原本也沒多大期待，此時見她儀態優雅更勝大家閨秀，不由得有些高興。 
趙嬤嬤已經在兩老面前放好錦團，「二奶奶給老爺奉茶。」 
孟翠栩在錦團上跪下，拿過趙嬤嬤準備好的茶盤，「媳婦見過公公。」 



孟老爺眼眶隨即濕了，「好，好。」 
賞了個匣子，由金嬤嬤捧著。 
趙嬤嬤接著引孟翠栩到齊太太面前，「二奶奶給太太奉茶。」 
齊太太見她神色平和，完全沒有氣苦，眼中又有神采，可見昨天是睡得舒服的。 
他們硬幫桁爾娶媳婦是一回事，但娶回來的媳婦心甘情願卻是另一回事。 
京城哪戶喪子的不娶個媳婦回來替兒子抄經養嗣子，但哪個望門寡婦不是滿臉愁容。眼見

孟翠栩帶著淡淡笑容，心裡頓時覺得這二媳婦真好，她抄出來的經書肯定好迴向，桁爾是

有福之人。 
齊太太拿起茶杯，笑容滿面的輕啜一口，「妳乖。」 
在趙嬤嬤的引導下，孟翠栩接著見過大伯齊桁宜、三叔齊桁山，以及齊梅兒、齊娟兒這兩

位小姑。 
齊太太見孟翠栩應對得體，被陳姨娘鬧的不開心早煙消雲散，「家裡還有個排行老大的姑

奶奶，兩年前嫁了，等下個月老太太生日時會回來，到時候妳們兩姑嫂親近親近。」說起

親生女兒，齊太太心情好了起來。 
「是，媳婦一定會跟姑奶奶討教心得，好好孝順公公婆婆。」 
齊太太笑了，「妳這孩子真會討人開心，好了好了，早上也就大家認認，晚飯的時候不要

遲到了，現在就散了吧，二媳婦，妳隨我去萱茂院見老太太。」 
齊老爺連忙說：「可要跟二媳婦講清楚了。」 
齊太太含笑應允，「我知道。」 
孟翠栩入府前已經知道齊家有個老太太，原以為奉茶會照面，沒想到卻不在廳上，此時聽

得要另外去見，覺得有點奇怪，但金嬤嬤教會她少問多聽的道理，於是也沒開口，落後齊

太太半個步伐，跟著出了廊下，穿過垂花門後，在僕婦的簇擁下往右轉。 
齊家不愧是富貴人家，沿著怡然園的牆壁足足經過十個漏窗，這才算真正過了圍牆，步上

花園小徑。 
時序入秋，但花園中依然錯落有致的開著花朵，這裡幾株桂花，那裡一片菊花，沿著八角

亭種了一圈海棠，空氣中暗香瀰漫，花香入鼻，只覺得神清氣爽。 
「老太太幾年前開始有些糊塗了，事情記得顛顛倒倒，一下說要去族學接他們三兄弟，一

下說言姨娘肚子大了，可得好好照顧，以前明明很疼愛最小的娟兒，現在卻不認得她是

誰，藥也吃了，大夫也換過好幾個，後來花了大錢，請來從宮中出來的御醫，那御醫說這

種病好不了，讓我們看開些。 
「於是老太太就這樣迷迷糊糊的過日子，她年紀大了，身體不好，我們沒人敢讓她知道桁

爾沉江，在她心裡，桁爾永遠是昨天才出門。」 
孟翠栩低聲道：「媳婦懂了。」 
齊太太欣慰，「妳能懂就好。」 
哪像言姨娘那個蠢蛋，說幾次都不懂，還一直問老太太是不是逗著大家玩的，誰花好幾年

逗著玩啊，老太太現在不需要尊敬，需要的是哄，把她哄高興就好。 
孟翠栩這孩子，太讓她驚喜了，個性心平氣和，還能懂人話，孟家真不得了，一個旁支孩

子都如此，那孟五小姐不知道要多出色。 
「老太太身邊現在有三個大嬤嬤—— 薛嬤嬤，柯嬤嬤，倪嬤嬤，都是府上老人了，若是
她們去霞蔚院請妳，那便是老太太吵著要見人，去一趟便是，老太太若是拗起來，切莫頂

嘴，順著她就好，哄一哄，她就開心了。」 
「是，媳婦知道，謝婆婆提點。」 
第 2章 
孟翠栩見過老太太後回到霞蔚院，管事的沈嬤嬤領著一眾僕婦拜見。 



霞蔚院裡大丫頭四個，分別是芍光、亦丹、蘭蕙、桂馥，二等丫頭八個，粗使丫頭四個，

粗使婆子四個，都在沈嬤嬤的帶領下給新來的二奶奶磕頭，孟翠栩也一一給了三兩銀子的

荷包—— 可真心痛啊，但她也知道這種銀子不能省。 
銀子給了，便讓其他人都下去，留了沈嬤嬤跟四個大丫頭問話。 
齊桁爾不在，他名下的資產肯定由齊太太收回去了，這不用問，她想知道的是院落中的大

丫頭中哪幾個是通房。 
沈嬤嬤笑說：「是蘭蕙跟桂馥。」 
兩人立刻跪下，眼中有著不解與惶恐，二爺不在了，二奶奶不是該跟大房商討嗣子的事情

嗎，怎麼問起通房來了，該不會因為自己進門就守寡，所以想整治她們吧。 
「妳們幾歲了？」 
蘭蕙道：「奴婢十九。」 
桂馥道：「奴婢十八。」 
孟翠栩沉吟，若齊桁爾還在，蘭蕙跟桂馥肯定有一天會變成蘭姨娘跟桂姨娘，只是他人已

不在，這兩丫頭就可憐了，不能配給管事，但也沒盼頭。 
「妳們願意在府中過日，還是想出府自行嫁人？」 
蘭蕙跟桂馥互看一眼，欣喜與害怕都有，不知道二奶奶是真心，還是拿話測試她們的。 
孟翠栩見狀笑說：「不要緊，來日方長，慢慢考慮吧，什麼時候想通了，什麼時候跟我

說，至於芍光與亦丹，妳們就來服侍我吧，照大丫頭的規矩，滿二十歲配給院內管事，或

者鋪子的年輕朝奉。」 
桂馥聽到這邊，大著膽子磕頭，「奴婢想出府，求二奶奶成全。」 
二爺雖然長得俊俏又有本事，但桂馥明白，二爺要的只是自己的身子，可從來沒喜歡過自

己。 
二爺沉江她也很難過，但日子還是要過的，她不想將來變成桂大娘、桂嬤嬤，她要的晚年

是有兒有女，子孫承歡，二奶奶如果願意幫她跟太太提，她可得把握這機會。 
孟翠栩點頭，「金嬤嬤，把桂馥的賣身契還給她。」 
齊太太賞的匣子就是霞蔚院下人的賣身契，賣身契在手裡，打罵隨她，這樣下人才會忠

心，下人忠心了，主人家才能舒心。 
桂馥沒想到等都不用等，二奶奶一發話，跟著二奶奶嫁過來的嬤嬤就打開匣子，翻出她的

賣身契放到她手上。 
捧著那張輕紙，只覺得千斤重，她從懂事以來就是奴婢，脫奴籍這種事情只敢在夢中偷

想，二奶奶竟然、竟然…… 
桂馥哭著磕頭，「謝二奶奶恩典、謝二奶奶恩典，奴婢出府後，肯定給二奶奶立長生牌

位。」 
蘭蕙眼見桂馥就這樣得了自由身，連忙磕頭，「奴婢也求二奶奶恩典。」 
孟翠栩一個示意，金嬤嬤也把蘭蕙的賣身契給還了。 
兩奴婢又哭又笑的把額頭都磕青了這才願意起來。 
孟翠栩頷首微笑，「去整理東西，二爺給的東西都能帶走，我不查箱子，話說在前頭，我

自己也很困難，可沒銀子再給妳們了。另外，請沈嬤嬤帶我們在霞蔚院轉轉，第一天來，

還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格局。」 
沈嬤嬤一拍額頭，「是老婆子糊塗了，二奶奶這邊請。」 
霞蔚院不愧是嫡子院落，共三進，前庭不大，不過十幾步路，但後院卻有一箭之遙，有池

塘、有水榭，沿著白牆紅瓦種了一排竹子，竹葉深秋不凋，綠意盎然，秋風拂過發出的聲

響讓人覺得平靜。 
孟翠栩見草地上十分整潔，沒有落花落葉，連池塘面都是一片乾淨，想來孟老爺夫婦很疼

齊桁爾，人都不在了，下人卻沒解散，霞蔚院肯定日日清掃，一如主人還在的時候。 



這原本是孟五小姐的婚事，孟太太由於高興，因此不厭其煩地說起齊桁爾的人品，就連遠

在小跨院的她都知道，齊桁爾是很厲害的人，才四歲就學識字，六歲開始學習看物件，十

歲能分辨真假玉佩、老瓷新瓷，十二歲已經能分辨字畫，聽說名家卷軸攤開，只需一眼，

就能斷定是真品還是贗品，據說因為眼光太利，還常有達官貴人送東西請他過眼，他點頭

了，這才敢買下。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四皇子了，四皇子極愛各種名家字畫，因此時常讓人來請齊桁爾上府品

鑑，一個商人家的兒子居然能進四皇子府第，還受到貴客般的禮遇，據說齊老爺得意了很

久，逢人就炫耀。 
若是齊桁爾還在，真想問問他是怎麼鑑定的，金嬤嬤可以一眼看出官繡與民繡，那是因為

用的絲線不同，但字畫到底要怎麼判別？一樣的黑墨、一樣的宣紙，想想，實在太難了

啊…… 
沈嬤嬤笑說：「二奶奶也太好心了，丫頭留著服侍便是。」 
孟翠栩回過神，「這兩個丫頭是二爺的人，二爺又是我丈夫，我自然得替她們打算，否則

只能等老的丫頭也挺可憐的。」 
沈嬤嬤眼中閃過一絲憐憫，「若大爺的通房如月肚子裡懷的是男胎，二奶奶就能抱過來

養，那就不會寂寞了。」 
「那如月豈不可憐。」她雖然自己生不出孩子，但也不想搶人孩子。 
金嬤嬤跟她說過那老宮妃的故事，她覺得那樣也很好，老宮妃能靠著畫畫彈琴活到七十歲

還一頭烏絲，可見沒丈夫就沒煩惱，她也想那樣，她的雙面繡到現在還繡不好，歲月悠

長，她可以慢慢練習。 
 
 
十月節後老太太大壽，齊家熱鬧地辦了五十桌，孟翠栩第一次以二奶奶的身分見齊家的旁

支，雖然收到不少見面禮，但出去的荷包更多，來不及心痛，便聽到婆婆身邊的趙嬤嬤

說：「田家姑爺、大姑奶奶帶著兩位表少爺來了」。 
姑嫂第一次見面，齊臻兒立刻牽起孟翠栩的手，寒暄了一番。她剛從母親那邊聽說了，知

道這個弟妹並不埋怨，新婚後便日日抄經，又給桁爾那兩個通房做了不錯的安排，因此對

她很有好感，也不管孟翠栩推辭，自顧拔下手上的金臂環便套了上去，還約她小雪時一起

去昭然寺上香。 
十月天氣涼爽，在花園中擺宴，主客都舒服，山珍海味一盤一盤端上來，老太太吃得眉開

眼笑，只有在中飯撤下時問起「怎麼沒看到桁爾啊」，齊太太打起精神回話「桁爾喝太多

先去睡了」，老太太哦的一聲，繼續吃水果。 
這個家宴上孟翠栩見了不少親戚，人人看她這年輕寡婦不是眼帶同情，就是嘴有訕笑，但

她不是很在意，金嬤嬤說日子是自己過的，不用管別人怎麼看。 
就這樣熱熱鬧鬧地過了一個壽宴，孟翠栩晚上把收到的禮物跟送出去的荷包算了一下，還

虧了五十多兩，連帶婚宴隔日賞給霞蔚院下人的銀兩，才進門兩個月，一千兩中就去了一

百兩，這樣下去可怎麼辦才好…… 
於是找了一日盡孝後，孟翠栩到怡然園跟齊老爺夫婦說起想去外面辦置鋪子，齊老爺想了

想，沒講可以，也沒講不行，只說要再想一下，就沒有然後了。 
孟翠栩知道自己的身分，心裡著急但也不敢催，只能等。 
轉眼大雪，大寒，齊家歡歡喜喜的過了一個年，孟翠栩光是給霞蔚院的紅包又去了三十多

兩。 
一月十日的晚上，如月開始肚子疼，疼了兩天後產下一個女兒，取名眉姐兒，三月多時柳

氏也生了，又是一個哥兒，齊老爺夫婦高興壞了，取名鎮哥兒，每個下人多拿一個月的月

銀。 



也許是託了這小金孫的福氣，原本一直對孟翠栩想置辦鋪子不置可否的齊老爺夫婦叫了她

去怡然園—— 要把原本在齊桁爾名下的一間古玩店給她。 
孟翠栩哪敢收啊，齊桁爾若還在世，這東西她自然要得，問題是她這旁支入高門就是為了

養嗣子，霞蔚院都還沒有孩子，她就先拿店鋪，她過不了自己那關，沒功勞的人可不能拿

賞，於是她又再三懇切地說，自己手上還有一點錢，讓她自己出錢買吧。 
齊老爺考慮了兩天，允了。 
孟翠栩大喜，她等這個點頭，可是等了半年啊。 
她自己是孀居，不好常常出門，於是把事情託給金嬤嬤，金嬤嬤對市井小民之間的買賣雖

然不熟悉，但眼光卻是好的，尋了一個多月，找到一間早點鋪子，那老闆姓馬，是家中分

家的庶子，出來後帶著媳婦賣些麵點湯粥，靠近城門口，手下伙計七八個，生意相當不

錯，不過老家的嫡兄上個月病死，因此要他回家承嗣。 
馬老闆想著，他鋪子一個月就能淨賺十二兩，所以開了三百兩的價格，一般人看別的早點

鋪子頂讓最多一百兩，憑什麼你賣這麼貴啊，於是那鋪子一直讓不出去，金嬤嬤一聽就覺

得好，鋪子看的是長遠，三百兩是貴了些，但淨銀十二兩也不是小數目。 
第二家則是賣繡樣的，原本是對姓李的夫婦在經營，生意不大好，所以想收起來，孟翠栩

一聽金嬤嬤說，馬上就笑了，主僕想的都是一樣—— 生意不好，是因為本事不夠。金嬤
嬤在宮中四十年，一身認繡刺繡的功夫早傳給孟翠栩，到時候由她們兩人繪圖樣，還怕婆

婆媽媽不買帳？繡樣店只要賣六十兩，便宜。 
於是小滿過後找了好日子，跟馬老闆、李老闆一起約了到辦事先生處換契、畫押，又一同

去官衙處更改了名字，從此以後，馬家早點改成孟家早點，李家繡樣改成孟家繡樣。 
這一個多月，霞蔚院忙忙碌碌，但福輝院也沒閒著，齊桁宜的通房如竹傳出好消息，已有

身孕兩個月，齊太太很高興，馬上賞了錦布、燕窩，又派了心腹趙嬤嬤去貼身照顧，柳氏

為了彰顯賢慧，也送了不少珍貴補品，更大氣的允了只要生兒子，就提姨娘。 
夏至過後，齊梅兒帶著豐厚的嫁妝嫁給了汪家布莊的二爺當嫡妻，齊家實在是太富有了，

即便只是個庶出女兒，也是嫁得風風光光，當了嫡子的正妻。 
孟翠栩想，有銀子可真好，自己也得努力才行。 
孟家早點鋪子很正規的在做生意，以前怎麼經營，現在就怎麼經營，一間淨銀十二兩的鋪

子不需要任何改變，只要能維持下去，她就開心了。 
至於孟家繡樣，幾個繡娘她只留下兩個繡工好的，又招了三個繡工細膩的新人，孟翠栩親

自繪了幾種圖紋，用宮中貴人喜歡的樣式融入常見的花鳥圖案，花樣新鮮，針腳綿密，生

意一下好了起來，光是第一個月就淨賺八兩多，她很滿意。 
兩個鋪子一個月就幫她賺了二十兩，她思忖著讓金嬤嬤再出去一趟，她手邊還有五百兩銀

子左右，看看能不能再置辦個一到兩間，守著死銀子沒用，還是得錢滾錢才行。 
 
 
轉眼一年。 
這一年過得平平安安，如竹生了擎哥兒，是庶出的兒子，因此沒像柳氏生子那樣大肆慶

祝，但也讓下人足足吃了三天肉，老太太當著早上盡孝的時候，賞了一套翡翠頭面，且因

為如竹生了兒子，便從通房提為竹姨娘，以後就是有名分的人了，有兩個丫鬟兩個嬤嬤伺

候，看得生了眉姐兒的如月羨慕不已。 
此外，齊桁山也說親了，對象是戶部許大人的庶出小姐。 
孟翠栩真是打從內心佩服齊老爺夫婦，齊家再有錢，那也只是有錢，自古官商不通婚，更

何況齊桁山也只是個庶出，居然能給這庶子說上許大人的女兒，這門親事不知費了多大的

勁。 



佩服過後，又覺得齊老爺夫婦聰明，齊桁山自己能讀書，又有個當官的岳父，若是能考上

個進士，再由岳父幫襯幫襯，齊家只要出一個當官的，那麼這一代就算是守住了—— 齊
桁宜才智普通，但如果有個當官的弟弟，這弟弟又能念著父母的恩情，兄弟齊心，其利自

然斷金。 
穀雨後迎來立夏小滿，花園的小芽小綠已經茂盛起來，花木扶疏，一片欣欣向榮之色。 
一年中最舒服的時節，老太太卻在這時候病了。 
剛開始只是有點咳嗽，沒幾天卻發起高燒，年紀大了，禁不起折磨，很快便臥床不起，吃

不下、睡不著，原本養得白白胖胖的老人家一下子瘦得臉都凹了，連話都說不太好，齊老

爺急得跳腳，連換了幾次大夫都說是年紀大了，得休養。 
萱茂院僕婦眾多，原本輪不到孟翠栩盡孝，但想想自己好歹是孫媳婦，除了齊桁爾不在這

點之外，齊家也沒虧待她，於是讓春花出門去買梨，又命芍光去廚房要了冰糖，在霞蔚院

架起小爐，開始燉起老太太最愛的冰糖梨子。 
怕乾，隔著水蒸燉，足足用了一整個上午才把六顆大梨子蒸成一小碗湯，掀開蓋子的瞬

間，甜香竄鼻，心裡祈求老天爺能否看在她誠心的分上，讓老太太有精神的喝完這碗湯，

看著老人家這樣消瘦卻束手無策的感覺太難受了。 
趁湯還熱，用湯盅裝好，帶著沈嬤嬤跟亦丹往萱茂院。 
到了老太太住的地方，守門婆子見二奶奶來盡孝，當然沒攔，老太太最愛這些孩子們，見

到二奶奶肯定高興。 
孟翠栩一路通行無阻的到了廂房門外，內心覺得有點奇怪，「沈嬤嬤，怎麼人都不見

了？」 
齊老爺孝順，萱茂院服侍的下人只怕有三十個，老太太怕寂寞，下人們講話都會故意扯開

嗓子，她常常來這裡，雖然老太太的廂房格局很深，但她沒有一次不被那刻意放大的聲音

吵到頭痛，今天卻是安安靜靜一點聲音都沒有，而且她發現，連人都沒看見，這是怎麼回

事？ 
沈嬤嬤也不解，她在齊家三十幾年了，沒見過老太太在的地方這樣安靜，想了想，回話

道：「有些人病後怕吵也是有的。」 
「那嬤嬤跟亦丹在門口等就好，我自己進去吧。」 
孟翠栩小心翼翼推開格扇，又輕聲關上，碎著腳步繞過花廳的黑檀桌，還沒到真正的夏

天，故青磚地上的毯子還沒撤下，踩在上面一點聲音都沒有，就快到山水屏風時，突然聽

見一個年輕男子的聲音—— 「祖母，這雞肉可好吃？」 
這是誰？喊老太太祖母，但這不是齊桁宜也不是齊桁山的聲音啊。 
孟翠栩正驚疑不定，老太太回話了，「你這崽子帶來的，當然好吃。」 
聲音雖然還是有氣無力，但聽得出來很愉快，上次老太太這樣高興，是如竹生出擎哥兒

時，剛出生的小娃哭得震天價響，顯見身體健壯，抱著曾金孫，老太太一下年輕好多，而

且說話明明白白，感覺不那樣糊塗了。 
裡面的年輕男子是誰，怎會喊祖母？ 
孟翠栩覺得不太對，但這時候進退兩難，既想看看裡面是什麼情況，又害怕知道什麼祕

密。 
深宅大院，什麼都不知道才活得久，一旦知道祕密，就容易捲入危險…… 
「祖母雖然想見你，但你也不要冒險回來，我們對外都說你沉江了，你又讓人看到，那可

怎麼辦才好？」 
「祖母別擔心，我都裝扮成小廝了，何況門口的婆子下人都讓爹給遣到後頭，不會有人看

到的。聽得祖母重病，我不親眼看到不放心，祖母若心疼孫兒，可得好好吃飯，按時喝

藥，否則孫兒就算冒著被發現的危險，也是要來探望的。」 



「哎，你這孩子啊……」老太太的聲音哽咽中帶著欣慰，「以前我跟你爹都欣喜你聰明，
覺得你能讓齊家當鋪更上一層樓，可沒想到這份聰明卻害了你，四皇子自己想爭奪皇位，

拉扯你進去做什麼，說什麼當鋪多能給他當眼線，他怎麼不去找飯館，南來北往誰不往那

裡閒話家常，要知道什麼市井消息得往那裡去才對，還想提前封你做侯爺，要是讓皇上知

道，那咱們齊家上上下下還有得活嗎。」 
「是兒子沒用。」齊老爺自責的道：「害得母親裝傻，又害得桁爾裝死。」 
「這怎麼能怪爹，要怪也是怪四皇子人心不足。」 
孟翠栩張大嘴巴，這、這—— 裝傻？裝死？所以老太太不糊塗，所以齊桁爾還在世？！
裡面那個年輕男人就是她的丈夫？！ 
天！她聽到了什麼，要命了這，她只想當個安分小寡婦過日子，怎麼突然讓她知道這個大

祕密啦。 
這這這，現在可怎麼辦，她無法前進，但沒力氣後退，整個人像抽乾似的僵在原地，只希

望他們祖孫話長，讓她有足夠的時間恢復，好悄悄離開。 
老天爺拜託拜託，千萬別讓他們發現她啊…… 
然而，事與願違，跟齊老太太說話到一半的齊桁爾突然頓住，「什麼味道？」 
孟翠栩心想完了，她手上的冰糖梨子剛剛燉好的，雖然有蓋上蓋子，但還是有些微香氣竄

出，這下是飄到裡頭去了。 
齊老爺卻沒發現，「不就是你帶來的雞湯嗎？」 
「不是，味道是甜的！」 
孟翠栩在心裡叫苦，不，千萬不要，她不想知道什麼皇家祕聞，她只想好好過日子，把三

間鋪子打理起來——  
來不及了，齊桁爾從山水屏風另一頭轉出來，見到她先是錯愕，繼而震怒，拉著她的領子

把她拎到內間，怒道：「這丫頭在偷聽！」 
「我不是，我沒有，我，我……」 
老太太看到孫子從屏風後面揪出孫媳婦也很錯愕，但經過這一年多的相處，她很喜歡這個

二孫媳婦，總是一臉笑意的來萱茂院，面對守寡的命運也從不埋怨，照說，她可以把大房

如竹生的擎哥兒抱過去養，桁宜跟柳氏都不會反對，可她沒有，只因為覺得如竹懷胎十月

卻不能自己養育孩子太可憐。 
當時自己就跟兒子媳婦說，這二孫媳婦啊，看來堅強，其實是個心軟的。 
還有，她這幾年演糊塗，媳婦都藉口讓她靜養不常出現，柳氏更是大日子才請得動，倒是

這二孫媳婦每隔數日都會過來一趟，跟她一起繡花品茶，自己講話顛顛倒倒，她也不惱。 
這丫頭以為她真糊塗了，也跟她說了不少心底事，包括在雲州時怎麼快樂，在孟家時怎麼

為難，還有孫姨娘當年懷有身孕，不曉得有沒有平安生下來，是給她添了弟弟還是妹

妹…… 
不因為自己的際遇而怨天尤人，只是日日安靜抄經，希望佛祖給自己的家人一些福蔭。 
「我、我是給老太太送燉品過來的。」孟翠栩十分想走，「外頭沒人，我就自己進來了，

老太太趁熱喝吧，那我走了。」 
齊桁爾這才看到她手上捧著一盅燉湯，打開一看，是祖母最愛的冰糖燉梨，不管這丫頭哪

來的，至少有這份心，於是表情總算好些。 
見她把燉湯放在桌子上就轉身要走，齊桁爾開口，「站住，我有說妳能走了嗎？」 
「桁爾，別這麼兇。」老太太看不下去，「那是你媳婦，孟家姑娘孟翠栩。」 
齊桁爾挑眉，這就是他的妻子？ 
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從嫡女變成旁支，現在看來倒是意外，這丫頭沒尖叫沒暈倒，心不是普

通的大，就算嫡出小姐也未必能挺得住，旁支能有這幾分鎮定，看來也不簡單，幸好打從



她過門，自己就做了後手—— 她不能打聽的事情他早打聽了，她不好做的事情他全做
了，她不知道親人的下落，但是，他知道，不管如何都不怕她翻天！ 
「翠栩，過來祖母這邊。」 
孟翠栩低著頭走過去，老太太拉住她的手——  
「嚇到了吧，對不起，桁爾明明還在，卻讓妳跟公雞成親。」 
「祖母別這樣，我在齊家很好，沒事，祖母放心，公公放心—— 」至於齊桁爾，她實在
說不出夫君二字，感覺太奇怪了啊，想了想，用了籠統的稱呼，「您也放心，我嘴巴很

緊，不會跟人說的，我今天一直待在霞蔚院，沒出過垂花門。」 
老太太莞爾一笑，「妳這丫頭太聰明了，這不好。」 
「孫媳婦魯鈍，還得祖母教導。」 
老太太看看兒子，又看看孫子，三人無聲交流中，老太太下定決心，「把她拉進來。」 
齊桁爾有意見，「祖母，不好吧。」老實說，他不討厭這丫頭，不知道為什麼，看到她的

臉他就氣不起來，但還是覺得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 
「放心，我自問看人還算精準。」 
齊老爺開口，「桁爾，聽祖母的。」母親聰慧更甚男子，他這輩子聽母親的話，可沒錯過

一次，即便母親後來裝病，他還是會找時間跟她商量一些家裡的事情，桁山能跟許大人的

女兒訂親，用的也是母親的計策。 
孟翠栩頓時面有菜色，她一點也不想知道這個祕密，什麼都不知道有什麼都不知道的快

樂，現在清楚齊家可能傾覆，她一點都開心不起來，內心梗著這麼大的事情，她是要怎麼

睡覺。 
齊桁爾見狀，倒是有了一些好感，這丫頭還真不笨。 
於是開始話說從頭，事情，得從五年前說起。 
 
 
做當鋪這行，眼光是很重要的，尤其對於玉石、字畫這種無價的東西，更得有一定的修

為。 
齊桁爾自小嶄露頭角，十二歲上能分辨字畫，第一次受邀到四皇子府上鑑畫，自然是高興

的，四皇子都快五十歲了，還派雙頭黑檀馬車來接他這孩子，入府後也備受禮遇，齊桁爾

很高興，齊老爺夫婦都很得意。 
剛開始時，齊桁爾以為四皇子只是喜歡字畫，可多去幾次後他就發現了，四皇子收藏的字

畫有個共通點—— 都是歷代君王的屬物，上頭蓋有璽印。 
這個發現讓他覺得很不妙，回頭跟齊老爺說了，齊老爺又跟聰慧的老母親商量，決定讓老

太太開始裝病，以合理的減少齊桁爾的出席應酬，把關係拉遠了，那就安全了。 
卻沒想到兩年前皇上身體開始不好，皇上已經七十多歲，當了超過五十年的帝王，可他還

是不滿足，即便已經不能上朝，也不想把皇位讓給皇太子，這不但引發朝廷不安，對於野

心勃勃的皇子來說，皇帝重病的後宮是很有吸引力的，這一場耐力賽中六皇子先行發難，

他號稱父皇被太子軟禁，所以要起兵攻入皇城，好救下皇上，卻沒想到所謂的病重只是一

場戲。 
皇帝太老、太多疑了，他想看看誰對自己忠心，誰肖想帝位。 
那場救皇戰，六皇子被當場斬殺，五千精兵全滅，這時朝廷上的大臣才知道，皇帝在皇城

藏了兩萬兵馬。 
四皇子雖然曾經恨自己沒有先行出手，但後來當然慶幸自己忍了那一會，大抵也是嚇到，

於是開始跟齊桁爾說起想合作，讓齊桁爾藉由當鋪替他收集消息，以便判斷時機，自己則

封他為侯爺，給詔書，給印信，將來等自己登上大寶，那些承諾便即時生效。 



當時齊桁爾十六歲，為此不敢先娶妻，推了半年，四皇子終於耐心用盡，開始語帶威嚇，

於是齊桁爾知道自己一定得死了。 
他只讓祖母跟父親知道自己的計畫，至於母親，她一向沉不住氣，若讓她知道兒子沒死，

她就表現不出憂傷，看在別人眼中那會很奇怪，而他裝死一旦暴露，那就是拿命去得罪四

皇子。 
對於四皇子的結盟邀約，他只能先推託。 
終於到了那一天，河水暴漲，釘不牢固的船在河水衝激下沉落，他先準備好的紅色染料在

水中散開，所有人都以為那是他流出的血。 
為了這一天，他私下勤學了月餘的游泳，因此惡水也沒能難倒他，跟著心腹周大周二自行

上岸，到了安排好的小屋換上衣服，拿起買來的戶籍紙，開始一個新的身分—— 宋華。 
宋是齊老太太的姓氏，華則是齊太太的姓氏，這兩個女人給齊家傳宗接代，他便用了她們

的姓氏，象徵自己不忘本。 
他深懂大隱隱於市，於是在京城開起飯館，越是張揚，越是不明顯，這半年來，聞香樓生

意蒸蒸日上，陸續開了八間，沒人想過這東家就是一年多前沉江的齊家二爺齊桁爾。 
以前他生活優渥沒煩惱，身材高壯直逼兩百斤，外出又愛騎馬，膚色曬得黑，站出來就是

個糙黑大胖子，沉江後為了讓外貌不同，這一年多來出門都是馬車，不曬太陽之下膚色已

經跟普通人差不多，加上身高拉長，刻意減食，瘦了快八十斤，模樣跟以往已大不相同，

就算是齊太太，也不見得能一眼認出來，他之所以敢打扮成小廝的模樣跟著父親進入萱茂

院，便是如此，畢竟祖母重病，他不看一眼始終不放心。 
只是明明讓周大守著門的，怎麼會有人進來呢？ 
齊桁爾在這邊疑惑，孟翠栩在那邊聽得面色如土，這這這，這到底什麼跟什麼，她自問對

老太太很好，老太太為什麼要害她啦。 
「二孫媳婦，我知道妳沒嫁妝，手頭一直有點緊，妳那幾間鋪子雖然不錯，但進帳的都是

小錢，桁爾，你把聞香樓後門對著的鋪子買下，讓她經營，以後有什麼事情要讓我們知

道，讓二孫媳婦來傳就好，有她當中間人，倒是方便很多。」 
孟翠栩只覺得冤枉啊，她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要這樣懲罰她，她只不過有孝心而已，

這樣也不對嗎？ 
她不想知道祕密啊，為了不想讓四皇子延攬而沉江，這無疑打了四皇子一巴掌，四皇子怎

麼可能忍得下這口氣，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搞死齊家了。 
「祖母，公公，夫、夫君，我知道您們是抬舉我，但我真的不是幹大事的人，我已經嫁入

齊家，齊家好我才能好，我真的不會說出去的！」 
老太太只是微笑，齊桁爾的神色也好起來，「祖母聰慧，此計甚妙，她是我的媳婦，進出

萱茂院再自然不過，孫子若有什麼事情想傳回家裡，就從飯館後門去她的鋪子，商家來往

也不算什麼大事，我想想，妳也做吃的吧，若是有人看到就說是去借備料。」 
孟翠栩知道已經沒有轉圜的餘地，只能在心裡哀嘆，老天爺啊——  
 
 
 
 
 
 
 
 


